一．背景：
近年来，数字化、网络化与平台化成为社会发 展与知识传播的总趋势。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移动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我国短视频平台及相关行业进入 一个高速发展阶段。这具体体现为几个方面。其一， 短视频用户规模不断扩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CNNIC）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 中，网络视频用户为9.75亿。其二，短视频行业市场 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的 数据，2021年我国短视频市场规模为2916.4亿元，预 计2022年达3768.2亿元［1］。这同时催生了一套成熟 的生产链与价值链。其三，短视频平台广泛渗透人们 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并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 设施”。随着平台社会的到来，政务机构、新闻媒体、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知识博主等纷纷入驻短视频 平台，助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的短视频化 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短视频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成为信息技术迭代背景下的文化新形态，对我国科学 传播的整体格局起到“再造”与“重塑”作用。


二．科普视频现状：
与传统科普方式相比更加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知 识碎片化传播的市场偏好和观众需求
创作主体数量庞大，但是水平参差不齐，低准入门槛导致从业者鱼龙混杂；
重“知识补 课”轻“价值引领”，内容总量增长迅猛，但谣言和伪科学无序蔓延；
“算法为王”催生“信息茧房”，引发部分创作者以流量为导向进行创作；
缺乏评价引导机制，以科技工作者为创作主体的元科普精品稀缺等


三．主要表现形式：
（一）视频片段实时讲解（基本不需要绘画）
讲解者置身于一定的情境之中，对拍摄的视 频内容进行讲解。典型的UP 主是“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 （以下简称“无穷小亮”），视 频内容看似只是随意的讲解， 类似于直播内容的截取，但仔 细听来内容前后衔接非常紧 凑，前后期进行了非常缜密的 策划，浑然一体。“无穷小亮”拥有540.1万粉丝，最初在抖音平台进行科普内 容创作时，以独特的生物学内容吸引粉丝，语言 生动丰富，擅于使用各类修辞手法的他能够将深 奥晦涩的科学知识转换为大众易理解的通俗科普 语言。他的“亮记生物鉴定”系列科普短视频共 做了87期，其中播放量超过500万的视频共14 个，其呈现方法是通过实时讲解的方式对网友拍 摄的少见生物进行鉴定，对知识盲区与误区进行 辨别。相关的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讨 论，再加以短视频的表现力与话题性，让生物类 科普知识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走红，并得到更加 多元化的展现。一些视频的素材来源于网友投 稿，通过“无穷小亮”的权威鉴定后又引发网友 们的再次传播，科普效果好，传播范围广。
[image: ]
（二）原创动画短片（绘画组需画出多张图画）
动画是B站的主打品牌和特色，在B站的 很多科普视频中，动画是不可缺少的表现元素。 动画的表现手法用于科普传播中具有形象性、可 实现性等特点。同时动画的形式生动活泼，更受 年轻人的喜爱。如“画渣花小烙”等UP主制作 的科普视频，将画外音解说与场景动画配音表演 相结合，动画以静态为主，融入实景图片，让观 众在轻松活泼的氛围里了解了身边的科普知识。 UP主“又见阿诺德”投稿的25期科普视频皆为 自行制作的动画短片，视频设计了特色动画角色 “阿诺德”的形象，以该形象现身说法并且与剧 情搭配讲述科学知识，这类情景剧模式的科普短 视频让复杂的知识变得情景化，能够充分调动粉 丝的积极性，使粉丝们进入类似看电影的状态， 激发其兴趣的同时也使得所设计的视频记忆点发 挥了科普作用。该类动画风格短视频凭借着新颖 化、多元化的模式获得了一定数量用户的认可与 支持。[image: ] [image: ]
（三）专家出镜讲解（基本不需要绘画）
在人人都可成为知识生产者的时代，知识的 权威性会受到质疑，此时专业人士站到镜头前向 公众分享专业知识的视频形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这些专业人士中有医生、科学家、财经专家、法 律专家等，甚至还有很多院士也加入到了科普队 伍中来，这对提升B站知识区整体学术水平大有 裨益。如86岁高龄的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院士 在B站开设了自己的账号，为公众科普海洋知 识，周更视频3—5分钟左右，现拥有128万粉 丝。视频中除了汪品先院士出镜讲解，还会加入 一些图片与知识图表辅助讲解，不仅丰富了视频 的表现力，也给专业知识带来一定的理论提升。 还有一位B站官方认证为斯坦福大学神经学博士 的作者创建的账号“关于脑子那些事Dr_Brein”， 视频内容特色与前者类似，不过视频标题更加吸 引观众眼球，例如《左脑人理性？右脑人感性？ 哪种更聪明？斯坦福神经学博士科普关于左右脑 的都市传说》，该视频对于民间某些左右脑说法 进行辟谣，给出了科学解释。权威专家的入驻不 仅让网络短视频的内容质量得到了提升，也对知 识的权威性提供了保障，让观众们在网络学习时 心里更加踏实。
（四）实验操作（基本不需要绘画）
实验具有集可视性、悬念性和知识性于一 体的特点，多数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都是通过论 文发表和新闻图文等形式进行传播，通过电视栏 目进行播出的实验也相对有限，而且电视科普栏 目的实验环节大多并不固定。而在新媒体平台通 过短视频的方式，将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展示给受 众，对于公众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UP主 “H2元素实验室”，其实验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的 墨尔本实验室，视频每期围绕一个金属元素，通过各种实验方式对其属性进行讲解，实验效果可 视可见，增强了受众的临场感和参与感。还有不 少短视频展示的是与生活关系较大的实验，如泛 科普类短视频UP主“毕导THU”在2020年4 月6日发布的《【毕导】难言之隐！上厕所时如 何科学压住水花，防止屁屁被溅湿？》，通过用 塑料小球与玻璃水缸进行模拟实验并讲解，完整 地揭示了流体力学原理，是典型的冷知识科普作 品。通过创作者的介绍，看似简单的物理小实验 大大丰富了视频的整体内容，将晦涩难懂的科学 原理具象化，将传统的科普课堂玩出了新花样， 在给予观众视觉冲击与趣味性的同时，点燃了年 轻人对生活中知识黑箱的好奇与探索热情，单在 B站这一平台就收获了480.3万次观看，46.4万 次点赞，23.9万次转发以及近两万条评论⑤。如 果仅用语言文字向观众介绍流体力学，不会达到 视频这样高效且清晰准确的效果，这也是视频的 一大优势。
（五）资料混剪（需要绘画补充特定素材）
这类视频将收集到的网络影像资料和其他渠 道获取的影像资料进行混剪，同时也配上自己制 作的图片和动画等资料，讲述一个科学现象或者 科学事件。“三体世界学”“科学大魔王”等UP 主就是通过视频讲解的方式进行串联，画面根据 讲解的内容进行混剪。这类视频的优点是可以综 合很多优秀的视频作品，根据创作者的需求加以 剪辑和再创作，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然而， 资料混剪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资料的来源是否合 法。如果网友将受版权保护的影视资料加入到自 己的短视频中，容易构成侵权，其中影视作品的 科普解说类短视频涉及的版权问题更为严重，因 此在运用这种手法的时候要有强烈的版权意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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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盈利模式：
传统模式：广告盈利,电商变现,内容打赏,用户付费,IP盈利和资本运营等
但是传统内容创作赛道竞争不断加剧，具体有以下方面的挑战：
1. 从传播主体来看：视频制作者和上传者专业性不断增强。《2021快手创作者生态报告》显示， 截至2021年4月15日，快手“健康中国·快健 康”计划共有超过500家国家卫健委及地方卫健 委、卫健委直属健康行业协会及组织、公立医院 和非公立三级医院入驻；认证的公立医院和非公立三级医院在职医师护士、药师、检验师、（放 射）医学影像师人数超3000位
2. 从传播平台来看：国内主要短视频平台不断推出科普计划，丁香园，好大夫，春雨医生等线上医疗平台也会推送医疗科普视频。以上这些平台巨大的流量对视频的传播有着强大的推动力量。
[image: ] 3.从传播方式来看：专业视频创作团队有设备和经验更加丰富，并会利用多平台多账号的视频矩阵抢占流量。此外，当下的科普短视频还存在着知识搬 运、抄袭、洗稿等与版权相关的问题。虽然短视 频平台有内容审核机制，但是有些科普短视频依 然存在抄袭和洗稿的现象，甚至将A平台上的 内容经过稍微“修饰”转发在B平台上，或者将 某些文字内容改编成视频后发布，完全无视科普 内容的知识产权问题，损害了某些原创科普内容 创作者的积极性，恶化了网络科普环境和氛围。

于是是否可以有以下尝试
孵化：为有需要的对象个性化打造文案及视频，帮助其进行传播和推广。除了最常见的线下患者诊疗费用，在自媒体平台拥有大量粉丝的医生，平台给的稿费和粉丝的打赏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同时网红医生受邀参加活动的频次增加、出场费增加。带货分成、资本投资近年来也屡见不鲜。面对数量庞大的同行竞争，医生一个人单打独斗做自媒体的方法越来越行不通。专业团队、MCN机构的推力，或是健康领域短视频下半场决胜的关键之一。

浑水攻击/卫道士：我们来评价视频的优劣并进行视频的打假等。2021年9月30日，工人 日报就曾发表《不能放任泛知识类短视频屡屡跑 偏》的社评文章，其中就提到短视频平台上充斥 着大量的伪科学内容，主播穿上白大褂，讲几句 听上去“很厉害”的医疗保健知识，便成功变身 “网红医生”，进而兜售起相关药品和保健品；以 及“睡前喝牛奶是个‘坏习惯’，让孩子少长10厘米”，车灯闪一下、两下、三下分别代表什么 意思的“汽车灯语”等雷人“科普”[9]，更有甚 者在视频中夹杂意识形态渗透，恶化了网络科普 环境和氛围。通过向相关部门举报，发辟谣视频等方式可以在清理网络环境的同时创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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